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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音乐教育的多元价值：内涵、问题与对策

余　敏

摘　要：音乐教育具有审美、育人、创造、娱乐、社交和文化等多元价值，从而促进 “人”的完成。然

而，音乐教育的科学化、精英化与专业化遮蔽了音乐教育的多元价值，其结果是 “音乐匠”取代了 “完人”。

聚焦多元价值，回归音乐教育的原始旨趣在于使人：怡生，做一个会幸福生活的人；创造，做一个有道德的

智慧人；互动，做一个能社交的文化人。其具体方式是使音乐教育返璞归真：即以 “通识”为土壤；以 “本

土”为依托；以 “生活”为内容；以 “大众”为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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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乐教育之多元价值：以 “乐”成 “人”

音乐教育的多元价值，是由生命的差异，时代潮流的更迭，社会环境的复杂决定的。最重要的
是，它来自于音乐主体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不同。因此，“有多少人运用音乐，音乐便有多
少种价值”［１］。音乐教育的多元价值，处于融通与和谐的状态，是多元的存在，大致包括如下方面。

（一）审美价值
审美一词，出自希腊文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ｓ，意思是用感官去感知、体验与欣赏，音乐教育有别于其他

的教育，就在于它只有通过感官才能得到感知，是一种感觉教育。它使学生充分体验蕴涵于音乐音
响形式中的美和丰富的情感，为音乐所表达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所吸引、所陶醉，与之产生强烈的
情感共鸣。唯有通过感官刺激，才能使音乐教育卓有成效。审美是对事物的美丑进行价值判断，人
的审美能力来自于对乐声的反应能力，它需要感知、联想、想象和理解等多种心理活动，是一种综
合判断能力。音乐教育的审美价值，正是体现在音乐教育对人的音乐感知能力、音乐联想与想象能
力、音乐情感的理解与体验能力的培养上。审美价值所产生的是对生活的联想和艺术的想象，都是
关乎美的事物。人们在美中感受生命的绽放和芬芳，拂去心灵的尘埃与浮躁。

（二）育人价值
音乐教育是一种在欣赏、聆听、表现和创造音乐的活动过程中，好似春雨润物般的，给人以潜

移默化的道德熏陶的过程。音乐的育人价值在于以乐厚德。音乐的艺术感染力所持有的独特育人功
能是不可漠视的。音乐的张力和美感能够使人震撼心灵，饱有思想情感，持有道德操守。音乐教育
中，激烈高昂的爱国歌曲可以使人心中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温暖亲情的感人旋律使人更加敬重家
人和感恩知己。古代先哲尤为重视晚辈们的乐教，有识之士将音乐作为学校必授课程之一。古今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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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智者，如孔子、卢梭、爱因斯坦、波普尔、史怀哲、歌德等都是音乐的爱好者和精通者，他们不
仅成就于学术，也陶冶于音乐。这些都是育人功能的具体表现。

（三）创造价值
音乐教育中最为核心的价值是以乐益智，即可以促使智能的开发、思维的活跃、想象的飞扬和创

造的释放。它是音乐被人感知后所内化为个人思想和行动的高级形式和另一种境界。“音乐的结构是
一种内化了的运动，它不仅能把人体的动作内化，而且能把世间万物的物态予以内化，让我们在想象
中模仿宇宙万物的运动。”［２］音乐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促使人们的想象和联想不受限制。它不需要语言
的表达，也没有思想的边界，只有一个自由人的洒脱与狂野。音乐的稍纵即逝和高低婉转是一种自由
的境界，正是这种自由成就了音乐的不断更新和创造，也使人的思维更加创新与活跃。

（四）娱乐价值
娱乐价值是音乐在人类生活与生产中最原始的价值，虽然音乐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得更加

专业化，遮蔽了这一价值，但它一直潜伏在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之中。早期社会，每个人在社会中或
者群体中都可以是音乐家，而现在越来越清晰的划分 “人类中的主动和被动，创造者和旁观者，艺
术家和群众”［３］。音乐开始从自发参与的创造活动变为一种观赏性质的娱乐文化活动。艺术来源于
生活，音乐归属于艺术。古往今来，人们多少会从音乐中去寻找灵感，从音乐中找到解脱，以形成
健康、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从音乐中升华自我。许多非专业人终身热爱音乐，
热爱艺术，热爱生活，这便是音乐教育所带来的娱乐价值。

（五）社交价值
音乐教育在社会中能够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音乐在许多情况下是群体性的活动，如

齐唱、齐奏、合唱、合奏、重唱、重奏以及歌舞表演等，这种相互配合的群体音乐活动，同时也是
一种以音乐为纽带进行的人际交流，它有助于养成学生共同参与的群体意识和相互尊重的合作精
神。成功的音乐教育不仅在学校的课堂上，而且也应在社会的大环境中进行。对社会音乐生活的关
心，对班级、学校和社会音乐活动的积极参与，能使学生的群体意识、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等得到
锻炼和发展。

（六）文化价值
音乐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不同文化的音乐形式风

格迥异，时而深邃，时而欢愉，时而冷峻，时而澎湃，如西北鼓声的粗野阳刚，江南曲韵的轻柔婉
转，西洋管弦乐的厚重交叠，民族弹拨乐的清脆利落，美声唱法的浑厚饱满，民族唱法的甜美高
亢。学生通过学习中国民族音乐将会了解、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华夏民族音乐传播所产生的强大
凝聚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学生通过学习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将会拓宽
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与审美视野，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可以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
解、尊重和热爱。

二、音乐教育多元价值的遮蔽：“音乐匠”取代了 “完人”

当前的问题是，音乐教育的多元价值被 “专业”、“技能”、“实用”价值代替，工具性价值的普
遍存在湮没了音乐教育的本体价值。音乐教育正在强调 “实现人才的工具性价值，忽视了人的全面
性，将个人的价值依附于社会的经世致用的价值之下”［４］。音乐的专业化、技术化和实用化代替了
音乐的大众化、生活化和娱乐化。它所造成的后果是音乐教育的多元价值被遮蔽。

（一）科学化遮蔽了音乐教育的审美与娱乐价值
音乐教育是艺术的教育，它蕴含生命本能的冲动，爆发心灵情感的力量，充满无穷的创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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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然而，现实中过分强调音乐素质的科学培养，许多音乐专业的学生缺乏创造与想象，依靠着被
动接受的专业知识与科学知识，在封闭、单一与苦涩中熬出音乐 “成品”，而赋有自我体验、丰富
情感与精神气韵的天籁之作、经典之作少之又少，大多流于俗套，成为追求 “器物”的结果。康德
曾说：“审美的愉悦在所有的快感之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５］（Ｐ１０８）这
就意味着，审美的情感，不是因为外在利益的目的而存在的，它是来自生命内部纯粹的、直接的快
感，因而它是自由而流畅的，如果你以获得报酬为目的，这样的审美是不自由的，也无法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所培养的音乐人才最多只是一个 “音乐匠”而己。虽然，科学化的音乐教育能被人赞誉
为规范与严谨，可是他们失去的是对真、善、美之性情的自由追求，以及自我娱乐、与他者共鸣的
价值。

（二）精英化遮蔽了音乐教育的社交与文化价值
本来音乐教育以音乐为载体，给人们以艺术飨筵，可以怡养性情，净化灵魂，繁荣社会，昌明

社会。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流传于世、饱有价值的天籁之作，我们能从中感受音乐中蕴含和宣泄着
朴素的人类情感的喜、怒、哀、乐纷杂气息。人类的情感是朴素且真实的，而音乐最难的是朴素，
最可贵的也是朴素。因此，音乐教育的大众化使音乐能够来自人们的真实生活经验与体会，“似乎
更愿意显得联系现实、容易接近，以及与流行观念保持联系”［６］（Ｐ５），加强音乐文化意义的传承。然
而音乐教育的精英化正在割裂着这种普遍中的真实。当下过分的音乐专业教育使音乐教育走向精英
主义路线，音乐学习者专门选择音乐专业知识，不善于去学习专业之外的音乐思想与文化知识。学
生追求各种等级与证书考试，以求证明自己的能力与价值，“只见知识不见生命”的学习与教育正
在使音乐匠走向冷漠与孤立。“如果一种教育让学生学会了很多，却没有学会如何幸福地生活，那
这种教育至少是残缺的，甚至可能是反生命，反教育的。”［７］

（三）专业化遮蔽了音乐教育的创造与育人价值
本来音乐教育促进主体间灵肉交流，促进文化的传递，启迪自由的天性，以达到学生对人生的

领悟、意志的唤醒与行为的规范。然而，音乐教育中过分强调音乐专业技能，许多音乐专业的学生
不会唱专业以外的歌曲，不会专业以外的音乐形式与方法。“这种单一的音乐审美教育正是将音乐
教育边缘化的重要推手，它使人们忽视了音乐多元化的重要性，因此也就很难再看到音乐背后丰富
的文化内涵，对于音乐艺术的传承是没有帮助的。”［８］音乐本是最为自由的一门艺术，可是现在的音
乐教育制造了音乐学者、音乐专家、音乐工人等机械化人才，音乐完人难以寻求。音乐是生命力与
世界相遇的产物，无法界定它来自内部或外部，它与你的人格交融为一个整体。我们丢掉了初衷与
信仰，我们所希望的音乐教育是 “要塑造既有广泛的文化修养又在某个特殊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人
才，他们的专业的知识可以给他们进步、腾飞的基础，而他们所具有的广泛文化，使他们具有哲学
般深邃又有艺术般高雅”［９］（Ｐ１０）。

三、多元价值聚焦：回归音乐教育的原始旨趣

音乐教育的多元价值寓于音乐美之中。然而，现实的音乐教育却对此产生了误读，以 “实用”
代替 “审美”，以专业化取代大众化、娱乐化，音乐教育正在舍弃它的审美价值、育人价值、娱乐
价值、社交与文化价值，背离自身的美的要求。音乐教育多元价值的土崩瓦解，其根源就在于它早
已背离了怡生、创造与互动的教育的原始旨趣，它正变得干瘪、桎梏。其逃离的精神旨归便是各归
其位，还原音乐本来的面貌，唤醒音乐的多元价值，而这些都寓于怡生、创造与互动之中。

（一）怡生，做一个会幸福生活的人
这是音乐教育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音乐教育 “本质上均是生命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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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均为生命绵延之产品”，音乐教育 “乃生命之绵延……生命深奥博大，神奇缥缈，蕴藏巨大能
量，生成无限可能”［１０］。这也决定了音乐教育起于生命冲动与内在情感体验，它不是科学规划与人
为理性设计能够完成了的，它与功利无关，与实用无关。音乐教育的旨趣并非将枯燥乏味的 “套装
知识”传递给年轻一代，而是开启自由的心性，复燃人的天真与烂漫，重拾并享受幸福，让人安然
的栖居，此为理想的教育、教育之大美。音乐教育以直指心灵的声音艺术去养人、怡人，从拥有专
业知识的音乐人，到以乐怡情的诗人，再到具备真善美的完人，实现灵与肉的交融，这种审美体验
才不失音乐教育的审美格调。于音乐教育中感知音乐之美，一方面让人享受潇洒雅致之生活，“在
精神世界里游历嬉戏，技管弦而意逍遥……身陷囹圄而思故乡、遭遇冷落而歌庙堂、处尘网却关照
自然，此乃文人、乐士万古顶礼也。”［１１］另一方面，音乐教育自古从未被束之高阁，它流于大众，

用于民间，人们通过音乐慰藉心灵，咏情趣，养性情，达至心灵与音乐浑然天成的审美意境，沐浴
于音乐给人的幸福体验。

（二）创造，做一个有道德的智慧人
这是音乐教育的育人价值与创造价值的反映。诚然，音乐教育使你享受音乐艺术的曼妙，怡情

于音乐释放的美感，但是，这种审美体验，无论是对人类亦或是音乐本身，都涌动着无穷无尽的想
象与创造的波涛，闪烁着耀眼的智慧之光，创造无穷的人的或社会的价值。“审美认识会产生美感，
美感激发了想象，而想象是一切创造的前提，人们提及创造往往只说到天才，其实灵感与美感是最
重要的因素”［１２］。而这一切都源于生命的冲动，生命本身在自由、虚静的状态下所拥有的创造性，
这是生命的一种本能。还原生命本来的样式，加之以音乐带给人的美的感受与体验，创造性便油然
而生。在音乐教育中，人们不只是获得心灵的自由与解放，亦会引起其强烈的情感共鸣，使人处于
无限的激情之中。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美育与情感教育有了交融的可能，由此，人们在音乐教育中
感受道德的力量，开始感知自然、生活并热爱它们，不断地陶冶性情，完善人格。正如蔡元培在谈
到美与情感时说道：“倡美育，使人生美化，使人的性灵，托于美而将忧患忘却……人是感情的动
物，感情要好好涵养之，使活泼而得生趣。”［１３］（Ｐ４）一言以蔽之，音乐教育带给人的无尽想象力与创
造空间，及其润物细无声的情感教育，这种伟大的艺术熏陶教人有认识美、欣赏美、鉴别美、创造
美的能力，最终使人成为有道德的创造者，这是音乐教育的重要旨趣。

（三）互动，做一个能社交的文化人
这是音乐教育的社交价值与文化的价值的要求。互动，不仅是以音乐为纽带的人际互动，而且

是音乐教育的审美、娱乐、创造与道德等价值从生命个体，由内而外，向世界与宇宙的联结与绵
延，实现以多元主义为主题的多元互动。音乐不是一项孤独的活动，它打破文化、时空、地域的束
缚，器乐配合、本土与外来、古老与现代、高雅与通俗，相互衬托、融会贯通，才有如此曼妙、不
绝于耳的视听盛宴。以多元主义的互动克服独树一帜的狭隘困境是当下音乐教育无法回避的主题。

正如英国音乐学家斯托克所言：“通过扩大音乐视野能使我们从欣赏音乐中感受快乐，对不熟悉的
音乐的研究可弥补我们所忽略的东西，这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１４］然而，互动与交际
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经验与传统，“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音乐文化从一开始就生存于其整体文
化相融的关系之中，那些古老的、原生态的音乐，其功能并非仅仅是审美与享受，人们自古就有将
音乐视为人与人、人与神交流情感和沟通信息的行为方式，它们承担着传授知识、风俗礼仪、宗教
活动、娱乐游戏、社会交往等社会功能，呈现出美与真、美与善、美与实用、美与功利的各种关
系”［１５］。同时，每一种体例、每一种文化熏陶下的音乐都有属于自己的 “大经大法”，有镶嵌于本
土文化骨血之中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传统的关系要求，而唯有将其融会贯通，取百家之所长，才会更
有益于传递出音乐多样化的美学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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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进多元价值的音乐教育：返璞归真

如何回归音乐教育的原始旨趣，实现其多元价值？音乐是一种生命能量，存在于音乐与音乐的
艺术碰撞与组合之中，存在于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的关系之中。因此，音乐教育需要返璞归
真，消弭实用、功利与权力对其干扰与践踏，找寻音乐的多元之美，才能体现音乐教育的多元价
值，实现完人。

（一）以 “通识”为土壤
通识教育之价值旨归在于培育完整的人，与音乐教育期望实现的多元价值不谋而合，实现由

“音乐人”到 “完人”的统一。音乐教育以通识为土壤，“正因为人恒久地面临着有限与无限、理想
与现实、专业人与整全人的矛盾，怎样理想地活在现实之中，完整地活在现实的诸种挤压之中，将
超局限活在局限之中，由此而通达个体人性的自由，就成了人生须臾不离的基本姿态，这意味着通
识教育实际上是贯穿个体人生的内在要求”［１６］，它讲求融汇、自由，而非机械主义指导下的专业
化，挣脱走出了音乐教育的封闭、专业牢笼的枷锁，给予人想象与创造空间，让他成为他自己。人
的本质是丰富的，否则，一个被专业化牢牢束缚住手脚的人便失去了自由之境。自由、想象、创造
才是艺术最大的魅力。因此，音乐教育必须以 “通识”为土壤，采用多元化的教育，开阔学生的思
维，同时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音乐教育不仅应该有专业的知识，更应该思及音乐教育中关于情
感、体验、互动等之于学生的价值，注重教学艺术，为审美、情感的蔓延与艺术的自由、创造留出
更大的感知与想象空间。

（二）以 “本土”为依托
音乐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它需要独属于自己的文化品格，以此支撑其发展。否则，一味地向外舶

来改装，是缺乏精神与文化支撑的，最多只是有文化充盈的骨骼假象，终究是缺乏精神与灵魂，了
无生机。因此，在音乐教育中坚守本土文化、恪守民族传统，应该成为深入人心的意识与价值指
引。本土文化作为对生活、地域、图腾、民族的长期体验与感悟，早已潜移默化地渗透我们的内
心，融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许我们并不难发现，无论是远古还是如今，艺术家们的美学思
想、人文精神，始终源于本土文化的影响，而且它绝不是肤浅的模仿或表面的文化现象再现，而是
深刻的民族精神血液的自然流淌。当自身民族文化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之时，才能真正与其他文化
一起平起平坐、交流对话，创造并传承属于自己骨血相融的艺术。正如一位学者讲到的：“艺术作
品不只是用来愉悦人的眼球的，是否有精神内涵才是一件好的艺术作品的真正的内在要求。归根结
底，这种精神内涵也只有在一种血濡如沫的文化品格的支撑下，才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可言。”［１７］而
这种文化品格便是对本土文化的坚守与关怀，如此，音乐才会丰盈，更具生命力，活化创作之源。

（三）以 “生活”为内容
惊艳的音乐创作来源于生活，它是人们对生活升华加工的结晶，它以生活为自己创作的源泉和

内容，真实地贴近生活，葆有生活的烙印。在音乐教育中，人们用音乐去表现高山流水、大喜大
悲，用灵动的音符，或古典、或清新、或妖娆、或大气，诠释着我们生活的世界。当我们置身于曼
妙、时而婉转、时而低沉的音乐世界时，我们似乎在它的引导之下拷问自己的心灵，从感性到理
性、由表及里、由外而内、由深而浅地眷顾和抚摸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因此，生活成为音乐教育
之内容。同时，音乐教育引领我们超越生活。一位现代哲人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
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
西。”［１８］（Ｐ８１７）所以说，真正直指心灵的音乐教育来源于对生活的感知与体验，来源于生活对我们的馈
赠。把生活作为音乐教育的题材，贴近心灵、贴近人们的审美感受，如此才是最质朴、最真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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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教育。
（四）以 “大众”为伙伴
大众是一个群体性的概念，与个人的经历、我们相处的时代相关联。音乐教育不单纯的属于某

一群体，并非束之高阁。相反，它属于大众，是大众的教育。无论是音乐教育，还是音乐创造，音
乐的聆听者都是普罗大众。音乐教育以大众为伙伴，通过大众的审美趋向、审美心理、审美标准对
它进行的审视来实现其自身的社交价值与文化价值。因为，大众对音乐美的追求、理解和期盼，要
求音乐教育更为贴近生活，贴近人们的日常需要，人们拥有更为自由、轻松的情感去进行感情交
流，享受生活，繁荣文化。然而，音乐教育以大众为伴，并非使其放弃自己的历史与境遇，放弃自
己的审美价值与灵魂，而是强调一种现实主义的手法与态度，一种亲民、多元主义的沟通与交流。
正如当下的流行音乐一样，它满含时代巨变下大众的审美要求，“它极大地缩短了现实与理想的关
系，以至于人们不是把它当作艺术来接受，而是把它当做生活来感受”［１９］。音乐教育与大众相伴、
平民化，才符合大众的审美理想，也为音乐教育融合多元文化提供了可能。否则，它只能是一种孤
芳自赏、封闭的艺术形式，很可能会阻碍其绵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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